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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剧一评 YIJUYIPING

核心
提示

什么是主旋律作
品成功的标志？生活
真实与艺术真实之
间如何拿捏？如何

适应主旋律作品传播的新变
化……

所有问题都与一个主题
有关——“如何提升主旋律作
品的魅力值”，这也是由辽宁
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与辽宁省文
化艺术研究院共同创办的“辽
宁艺坛”活动首期聚焦的话
题。这一沙龙式交流活动，全
年计划举办六期，每期的主题
都会紧扣辽宁文艺创作实践，
邀请省内文艺评论者聚焦艺
术本体，针对当前艺术创作领
域亟待解决的文艺热点问题
进行深入交流。

《我的姐姐》是2021年以来最让人惊喜的女性电影。从编剧、
导演到主演，这个女性痕迹十足、老老实实讲故事的剧情片在赚取
观众眼泪的同时也撕裂了我们柔软的内心。那些在荧屏上被塑造
成有着钢铁般坚强意志的女性终于回到了柔软多情的角色设定中。

当我们习惯了用母亲、女儿、妻子等身份去塑造电影中的女性
形象时，姐姐无疑是中国电影较为忽视的群体。虽然有陈英雄《三
轮车夫》中为扛起家庭重担不断牺牲自我的姐姐形象，也有韩国电
影《姐姐》中为妹复仇、化身为“钢铁女战士”的姐姐形象，但东方电
影中的“姐姐”都承担着许多超出个人身份的责任。在这一点上，

《我的姐姐》无疑会在中国当代女性观众内心打上深刻烙印。这部
缩微着中国当下女性个人成长与家庭、社会矛盾的作品中塑造的
安然、姑妈等女性形象是我们不曾相识的陌生人，却也像极了我们
身边有着相似经历的母亲与姐妹，更像是我们自己……

姐姐——承载多层意义表达的女性形象

张子枫饰演的姐姐是个有着丰富层次、承载了多层意义表达
的女性形象。从影片开篇车祸现场与警察的“冷静”对答到与亲人
近乎歇斯底里的争辩，为了甩掉拖油瓶——上幼儿园的弟弟，为了
追求自己的梦想与自由，她的沉默、争吵与逃离似乎一再为我们呈
现着一个自私的、近乎冷血的姐姐形象。她似乎是反抗女性依赖
男性观点的最有力回击者。可随着故事展开，她内心的伤疤逐层
揭开，我们越发能理解她、体谅她甚至可怜她。对于姐姐安然来
说，突如其来的人间横祸是她始料未及的，更让她难以承受的是她
不得不与一个并不熟悉却与她有着亲密关系的血亲胞弟结上千丝
万缕的联系。在这之后的日子里，每一次对过去的回忆都是在她
伤口上撒盐。盛行了几千年的男尊女卑思想、带来的根深蒂固的
重男轻女观念仍然在毒害着千万个家庭，姐姐安然要用一生去治
愈原生家庭在她童年时带给她的创伤。大量的特写镜头让观众看
到了姐姐内在情绪的张力与变化，狭小的空间也寓指着她永远难
以逃离的现实困顿。护士身份带来的紧张工作节奏与高压工作强
度像被压紧了的弹簧，一旦回弹也许是冲破牢笼的一刻，也带来就
此绷断的可能。逃离是她想到解脱的唯一方法。单纯的她以为只
要努力，考上北京的研究生就可以远离痛苦，完成自我救赎，可万
万没有想到的是，人生就是这么复杂，情感就是这么变幻莫测。当
她扫清一切障碍的时候，恰恰是六岁弟弟的理解与成全击碎了她
所有的计划。游泳池里的那次自我营救的想象是她内心的挣
扎，也预示着她信念的摇摆。在安然面前，内心的逐渐软化是她
有意抗拒的，却也是潜移默化被改变了的。人性的淳朴与善良、
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使得任何貌似坚不可摧的理性都可以在瞬
间坍塌。

姑妈——传统伦理观的殉道者形象

姑妈，传统中国女性观念的持有者和践行者。她用自己当姐
姐的标准要求 24岁的新时代女性安然。她骨子里认为牺牲自己
成全弟弟是天经地义的事。面对安然决然地要送走自己的亲弟
弟，她无法接受。但迫于家庭压力，她又无法承担照顾弟弟幼子的
责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她用尽方法想让安然重走自己的路，
甚至不惜破坏安然的送养计划，用尽办法留住安然。她是传统家
庭本位伦理观的殉道者。直到安然敞开心扉轻描淡写地说出童年
创伤时才冲破了她最后的心理防线。当一个女人以同样的道德标
准去要求另一个女人时，她已经将道德的枷锁紧紧地套在了对方
的脖颈上。而亲手解开它对于姑妈来说需要强有力的刺激与极大
的勇气。在姑妈身上，我们看到那一代的很多女性一生都在放弃、
妥协。放弃自己的追求、放弃自身自由，向身份妥协、向家人妥协、
向社会妥协、向自己的命运妥协。所幸，影片结尾姑妈那句“姑妈
没把你带好，以后的路你自己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坚守着“长
姊如母”信念的女人愿意主动打开枷锁，不再用道德的桎梏绑架年
轻一代。安然 90 度的深鞠躬完成了两代女人心灵的交互与认
同。如果说姑妈的行为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那一代人身上的集
中体现，那个已经生了两个女儿、为了要一个儿子不惜搭上自己性
命的年轻孕妇却残酷地提醒着我们：女性想要改变传统的性别观
念得到完全平等的权利远没有那么简单。救护车上赴死的孕妇，
其悲惨命运的缔造者不是阻挠治疗的丈夫与婆婆，恰恰是她自己，
是自己的不自知。

母亲——被误读与不被理解的形象

母亲是一切关于家的想象。不在场的母亲是安然的回忆，也是
她曾经长久的梦魇。直到安然听到弟弟那句无心的发问“妈妈为什
么不早点生我呢？”她才开始重新思考母亲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寺庙里那三盏长明的平安灯与其说是她情感的寄托，不如说是为了
让自己得到些许释然。她无法在记忆中抹去那个父亲打她时能护
佑她的身躯，无法抹去洗头时边埋怨边与她说笑的形象。母亲是常
常被误读与不被理解的，姑妈被她的女儿误解，车祸中来不及解释
的母亲却永远没有了与女儿当面化解误会的机会。现如今，二胎时
代的母亲有着比以往更多的焦虑与困顿。如何表达爱，如何平衡
爱，她们有着比独生子女母亲更细致的考量和更艰难的处境。

诚然，电影中有个别细节似乎不合生活逻辑，影片的结局也在
电影开篇就可预见，但我们仍愿意代入角色的情感，去体会姐姐的
心境，去尝试理解她的所作所为，只因我们感受得到这一社会痛
点，理解女性在这个社会中的处境，了解女性追求自由、追逐梦想
与摆脱现实困境的诉求。影片结尾似乎人本位价值观再次让位给
家庭本位价值观，这也成为这部电影被诟病的原因之一。但在我
看来，这就是现实，就是生活。女性是情感支配的群体，男女平权
的乌托邦仍旧无法解决当下的现实困境。

（作者系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副教授）

一面折射女性
生存样貌的多棱镜
——我看电影《我的姐姐》

蒋尧尧

近些年，主旋律作品创作取得了长足
进步，基本上摆脱了概念化的困境，产生了
一批优秀的作品，在鼓舞人心、引领时代潮
流方面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与会者
的一致共识。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和不足，
特别是在英雄人物的塑造上，评论者就此
展开讨论。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回宝昆在发
言中说：相当多的主旋律作品，主要人物
过 于 完 美 。 在 线 性 结 构 的 戏 剧 里 ，推 动
情节发展、引出矛盾、激发矛盾的关键在
反 转 ，通 过 一 系 列 激 励 事 件 表 现 人 物 成
长 变 化 的 过 程 ，展 现 人 物 形 象 。 如 果 主
人 公 一 出 场 就 太 完 美 了 ，后 面 的 升 腾 空
间 何 在 ？ 英 雄 人 物 同 样 有 生 活 中 的 烦
恼，要还原英雄人物、模范人物普通的一
面 ，要 从 普 通 人 的 生 活 和 情 感 逻 辑 出 发
来建构人物。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部主任刘
新阳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在于戏剧
结构的缺失。好的戏剧结构是始终有推动
戏剧矛盾向前发展的过程，先发生了一件事
情，解决的过程中出现了第二件事情，它会
引着观众往前走。现在有的作品称不上是
戏剧，就是把几件事拼在一起，更应该叫作

“报告文学剧”。
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教授马琳认

为，关于英雄的塑造，确实应该规避“高大
全”式的形象。但现在一些影视剧中又出
现了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把英雄写得无
限复杂，好像这样才显得更丰富。“我觉得
真正的英雄和英雄主义一定是存在的。”
她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去横店采访了一
个剧组，这是一部以李大钊为主人公的作
品，跟演员和导演接触，他们会说：李大钊
太伟大了，我们跟他相比太渺小了。人性
是复杂的，但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一定没有
卑下的情操，他们身上高贵的人格力量、
对信仰的坚持是必须明确地让观众和读
者看到的。”

省文艺理论家协会负责人赵亮以最近热
播的《觉醒年代》为例，认为优秀的主旋律作
品其文学质感一定是非常丰沛的。要让人物
带着历史的画卷感血肉丰满地站在我们面
前，就要在细节处传精神，体现每个人物自己
的独特魅力，同时又具有那个特定年代的时
代特征和命运感。

辽宁文学院《艺术广角》副主编苏妮娜
对英雄人物的塑造用了“加减法”的比喻：
一些创作者在解决人物性格不够多元、不
够立体丰满的问题时，一个主要的方案就
是做加法、添佐料，让他有点儿小缺点，给
他加点儿情感故事、生活情趣。但这样会
从一极走向另外一极，可能会再一次淹没
了人物的精神主旨。艺术创作所追求的更
高境界是做减法，让人物逻辑特别清晰，所
有的戏剧冲突都是基于人物性格本身而不
是加料产生的矛盾。

主要人物过于完美
剧情就没有升腾空间了

“辽宁艺坛”聚焦主旋律创作

用文学质感提升主旋律作品魅力值
本报记者 高 爽

从上世纪 80年代“主旋律”概念
出现至今，已经过去了 30多年，从形
式到内容都有极大的丰富和拓展。
主旋律作品会呈现出什么样的新面
貌？这是与会者关注的又一个重点。

苏妮娜以影视作品为例，从上世
纪的《长征》《离开雷锋的日子》《红河
谷》，到进入本世纪的《建国大业》《建
党伟业》《风声》《十月围城》，能够看
出，作品的走向越来越类型化。有评
论者认为，主旋律电影已经进入了新
的发展阶段，提出了“新主流”的说法，
以近年来在市场和口碑上都获得成功
的《流浪地球》《战狼》《红海行动》《我
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为代表
的影视作品来观察，它们确实已经超
出了以往我们对主旋律作品的既有印
象，推动了类型电影和主旋律的进一
步结合。由此观察，主旋律电影这一
个阶段的发展可以归纳为类型的提

升，今后可能会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
个是让类型更类型，比如反映英模人
物的作品，从类型上看也是人物传记
题材，那么就要从古今中外传记题材
艺术作品中广泛吸取养料；另一个方
面是让类型更融合，比如电影《我和我
的祖国》是几部短剧集合的方式，《我
和我的家乡》用喜剧来表现主旋律内
容的探索，都是跨界的杂糅。

辽宁大学艺术学院教师张守志
认为，现在走进影剧院的已经是 90
后、00 后的青年一代了，他们的审美
趣味，是创作者应该关注的问题。纵
观目前比较成功的艺术作品，它们的
传播方式更加多元，自媒体、短视频平
台都会成为主旋律作品传播的助力。
因此，提升主旋律作品的魅力值，可以
通过三个方面：一是全媒体推广；二是
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的解读，作品的
销售量都会直线上升；三是专业批评

者的助力。“在文学作品市场上，文学
作为商品的属性被过度放大了，主旋
律作品往往不会摆在读者一眼就能看
到的地方。但文学作品始终在那，不
管你看还是不看，要想彰显它们的魅
力，就需要媒体和批评者把它们摆放
到最显眼的位置上。”

张守志所说的批评者的作用，也
正是创办“辽宁艺坛”的初衷。省文
联副主席胡崇炜说，通过交锋争鸣激
活与拓展艺术家、文艺评论家的思维
空间，可以更好地发挥文艺评论对文
艺创作的指导意义，发挥文艺评论对
文艺创作“一面镜子”和“一剂良药”
的作用。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梁
海燕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使
辽宁的文艺评论更有厚重感，更加接
地气、有品格、有风范，同时打造出一
支有责任、有担当、有温度、有情怀的
文艺评论队伍。

主旋律作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那么，主旋律作品所承担的引
领作用该如何实现呢？与会者展开
了热烈的讨论。

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评论家刘
恩波认为，现在一些主旋律作品塑
造的人物是鲜活的，但是没有走向
更远的精神地带，对生命的深度、精
神的厚度、灵魂的高度没有深刻的
体察与触摸，创作者到最后比拼的
一定是思想，而不是技巧，要让观众
在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中看到更远
处的精神之光。

沈阳城市学院教师张超楠认
为，抗战神剧满足了一些观众的心
理期待，同时也是对观众审美认知
水平的愚弄。主旋律创作要符合观
众的认知期待，同时也不能低估观
众的认知水平，盲目地被某些情绪
推动和主导，会失掉了真实也舍掉

了格局。
对这一说法，省文艺理论家协

会主席洪兆惠表示认可，他以话剧
《柳青》为例，剧中如何体现柳青的
英雄气质？一是展现柳青的情怀，
他心里时刻装着农民，毕生致力于
解决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农村
到底该何去何从的问题。二是呈现
他的反思，剧中并没有回避矛盾，柳
青对时代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他内
心的纠结都在剧中有所体现。

省摄影家协会秘书长贾峻峰以
摄影作品为例，认为所有艺术创作的
魅力都在于通过追求真理而产生价
值，摄影家朱献民一生都在拍黄河人
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拍的百姓
没有特别丑的，因为我把他们当作亲
人、当作父母来拍。”怀着真诚走进生
活，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辽宁文学院文艺创作研究发展
中心主任胡海迪以音乐作品为例，
谈了看法：在交响乐里面，主旋律是
一个主导、推动音乐的旋律，但是在
主旋律的旁边一定还有其他的旋律
在跟它配合，一起奏响。一些主旋
律作品违背了这个原理，只有一个
旋律，没有其他的东西，把生活中很
多东西都过滤掉了。

辽宁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期刊编
辑部主任崔健则以歌剧作品为例，
目前中国每年原创的歌剧作品很
多，但我们又能记住几部作品呢？
是让人看一次两次还是长久留传下
去是检验一部优秀的主旋律作品的
重要考量，没有敏锐的捕捉力、对艺
术的宽广胸怀和高远的艺术视野，
不可能创作出让大众认可和满意的
艺术作品。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蔡菊
辉说，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都需要主旋律作品来
鼓舞人心。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
体主义，人们对一切美好情感的追
求始终是主旋律创作的题材。从

《春风吹到诺敏河》，到后来的《报春
花》《高山下的花环》《父亲》《凌河影
人》，再到近年来的《干字碑》《工匠
世家》，辽艺创作一直在延续着现实
主义的传统，创作了大量主旋律话
剧作品。“前几天，我看了主旋律作
品研究方面的书，标题叫作《历史的
浮桥》，我想主旋律作品所承载的作
用，不是浮桥，而是向公众传播正确
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坚实桥梁。”

在作品的起承转合中，让受众看到远处的精神之光

《觉醒年代》剧照。话剧《柳青》海报。

“辽宁艺坛：提升主旋律文艺作品的魅力值”研讨会现场。


